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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波

引子
从前，奉化大地上奔流着一条

造化神奇的灵性之溪，在九曲十八

弯的 25公里岸线上，曲曲有名人逸

事，处处有故人踪迹，曲因人而得

名，人因曲而流芳，是名扬江南的

“唐宋诗路”的东支线。

她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剡溪。

逝者如斯，剡溪山水流成了一

川岁月。奉化大地上的水市蜃楼，

顿成了历史的幻景，一幕幕，叠现在

回望中。在那清幽的剡溪源头，闪

烁着一束诗文的微光。缘剡溪诗路

前行，我试图想象、还原、重塑这束

来自古典文脉深处的光芒，承先贤

之精神，开未来之生面。

山水诗，一幅精神图腾
古道随云行，诗路缘溪流。

起初，我从古典的诗篇里认识

剡溪。接着，剡溪入梦来，我沦陷在

她的九曲美态和青峰翠烟中，为之

倾倒。后来，有缘幸会剡溪，观山景

见水色，听溪声触清流，探古求今，

丈量千年。寻踪访幽归来，再读诗

篇，如拨云见日，剡溪诗画一幅幅变

得立体而鲜活。

仲夏之晨，再度相约剡溪，端立

九曲之畔，清风送我上竹筏，缘溪溯

源觅诗影。山岚曼舞卷浪花，剡溪

那波动的浪漫，被飘渺的光线烘托，

化解于无形。

剡溪是奉化真正的命脉。这条

灵动的水脉上，孕育了奉化最秀丽

的景致。奉化忆，最忆是剡溪。九

曲剡溪，水天一色。她是一方接通

地脉的元气场，也是一派形神俱佳

的大意境，更是一种栖息的生态美

学。曲线，柔和且温雅，优美且曼

妙，集风姿、风采和风韵于一体。曲

线，代表一种自然本有的节奏，其中

深寓一派宛自天开的精神。东方美

学中，“曲”，标示一种美感与情趣，

给人带来审美的惊奇感。

九曲剡溪，以悠扬的韵律，独特

的节奏，跌跌宕宕，兜兜转转，烹制

山水的盛宴，彰显自然的道场，乍看

毫无章法，内观张弛有度。剡溪风

韵，既有杏花春雨白的清婉端庄，又

有大江阔千里的豪迈通达。多少文

人墨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一睹

倾芳容，一醉解风流。剡溪遂成为

诗人眼中独立的审美对象，一幅精

神的图腾。一路行吟，诗人之意不

在山，在乎九曲之间也。九曲之迷

人，心有灵犀一点通。高山流水遇

知音，诗人妙手挥笔，尽兴抒怀。剡

溪山水的秀气、锐气、豪气、大气、文

气一一在诗人笔下得以呈现。一千

五百余首山水诗，成就了剡溪的辉

煌与荣光。天与水无穷，书与诗永

继。潇洒的是历代文杰，不朽的是

诗词歌赋。人文剡溪，起东晋书香，

扬盛唐诗风，发两宋词兴，育元代文

华，筑明清史魂，推辛亥思潮，远离

世俗的喧嚣，秉持精神的信仰，实现

人格的塑造。

剡溪雅，一卷诗意传奇
雅句剡溪助，奇怀翰墨收。

一曲六昭风雅流传千古，这遥

远的绝响，带有魏晋风骨的铿锵遗

韵。王羲之邂逅剡溪，诗人对偶遇

的这轴山水一见倾心，仿佛神交已

久，一眼千年，诗人神游九曲化境，

就连皇帝老儿的六道诏书也唤不回

他的心。正是这惊鸿一瞥，笔下的

剡溪不再云淡风轻。诗人泼洒一江

墨韵，抖落一江诗意，让剡溪从此具

有了山水韵和水墨味。从此，无数

锦绣诗篇洒落剡溪。王羲之的归隐

开启剡溪斯文，儒雅一派风致。剡

溪的神妙攫住了诗人的心，它具有

高古的风尚、行书的意境，具有层出

不穷的变幻、波浪连涌的灵感。那

曲六昭传奇，遂以影像般一帧帧映

现：今夜月色大好！那么多早逝的

流光，稳坐在一袭宣纸中。美丈夫

王羲之，在水一方，风容云裳。诗人

修长的手臂舒展飘逸，挥洒自如，墨

迹似行云流水，出神入化。其晶亮

的眼神透着沉静，那道点化剡溪水

月的目光，充满了暗示与期待。王

羲之挥舞兔毫尽情书写剡溪典雅，

剡风之声清扬耳畔，诗人向着岁月

的深谷俯瞰、滑翔，站在制高点上，

像剡溪的王，自信地抛洒灵魂的声

音。我将王羲之看成剡溪山水的梦

游者，还是技艺精湛的书法宗师？

一瞬间，其身负韵逸去，不见踪影。

李清照的出场，绝代芳华，给剡溪

增添了一抹无比浓重的忧伤。靖康南

渡之后，词人流离失所，开始了逃难生

涯中一段无根无助的孤寂漂泊。那个

深秋，孤孀一人的李清照风尘仆仆，终

于走到了梦中的剡溪。“越州山水，名

不虚传。好一处江南妙境！风光旧曾

谙。”剡溪，像一位深谙世事的老者，身

上满是时间留下的遗痕，多少生与死

从这里走过。剡溪是时间的真身，非

常适合李清照平静地面对命运的转

折。家国沦丧，记忆割伤，一种相思，

两处忧愁。大宋已成一部悲情诗篇，

成为她生命中最痛的一首词。日落时

分，李清照一袭素色，一脸忧容，独步

剡溪右岸，伫立良久。她静观剡溪，静

观水上的伤逝。词人凭吊大宋，也凭

吊自己。月光清照，霜冷剡溪，剡水忧

伤得要为她的年代落泪了。清照凝望

剡溪，敏感到了溪水表面那一丝丝微

妙的震颤了。拜谒王右军像时，词人

猛然想起，《兰亭序》是她闺阁时期临

摹翰墨的经典，而剡溪珍存的那一脉

青青书香，难道早已随先贤飘散而去

了吗？一种因爱而生的悲凉，像一阵

袭来的冷风灌进了她的衣袖。这位歌

哭宋代的词人，渐行渐远，转身走向了

水的另一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

一江剡溪向东流。

元朝初年，作为前朝文人，迫于时

势，旅居异地的戴表元归隐榆林。剡

源夫子戴表元，讲学授课之余，常袭青

衣，融入剡溪，修身悟道，安养心性。

那些朗润的黄昏，山野晚景清明，森林

浩荡两岸。溪水哗啦奔淌身后，眼前

美景梦般静呈。剡溪妙音，娇脆清亮，

像在明镜上挥撒着宝石，丁丁当当，晶

莹悦目。诗人依偎剡溪之怀，心头洋

溢着温暖的安谧。这时，夫子便突破

藩篱，跃入天人合一的化境，醉成了一

江碧莹莹的剡溪。诗文在心中翻腾，

灵感在叩击声带，渴求在撕扯嗓音。

夫子能在暗夜里看到旭日，在清晨望

见星星，望见隐于幽境的神明。戴表

元遇见了清灵的水神，也望见了生命

上升的路径。夫子觉得虚空的身心被

山水的柔情填满，他又成了一个精神

丰盈的人了。一江剡溪使他保持了轻

逸和安然，保持了尊严和神性。戴表

元独造个人的剡溪天地，以求得人格

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整个结构仿佛

在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自成一统。

隐逸风，一派人格传承
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

设若剡溪有魂，一定有什么在她

的内心生成。我们古老的剡溪，其实

住在诗行里，住在文字里，住在诗人绵

长的乡愁里。现在，我更倾向于“剡

溪”是一个关乎文化和心灵的词。真

正的剡溪，在时间的远方，在古老的典

籍里，在脆薄的纸页间，被一代代后学

吟诵和书写。

一代代诗人在一江剡溪面前，在

深阔的时空面前，作为肉身的个体，终

将化为摇曳的草木，飞逝的流水，蒸腾

的云雾，兀立的山石。然而，在一次次

的凝视中，剡溪慰藉着诗人内心的孤

独，实现着精神的超拔，使他们暂时远

离了功利的世俗与荒芜的现实。剡溪

像一方梦中佳境，成了诗人摆渡生命、

安顿身心的彼岸。剡溪，就是这样一

个天然乌托邦。

千年以来，剡溪以山水美学和隐

逸人格为底，铸就了一条承载着古典

文脉的唐宋诗路。剡溪文化因水而

生，因诗而起，因人而立。之所以流

传，是她孕育了隐逸之风，示范了伟岸

人格。一曲曲逸事，一曲曲风雅，一曲

曲传承。现在，剡溪有更多内涵，是流

到开阔处的长河，像一座到了深秋的

寒山，白云生处有人家，真醇自然，高

洁邈远，已然沉淀为一种文化气象与

人格风度，成了奉化精神的不竭泉

源。其作为奉化大地上一种稀缺的形

而上的存在，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在

引发赞叹的同时，也为我们点亮前路

和远方。

尾声
我知道，这世界无论怎么变，人心

总是古典的。尽管古典时代已经远

去，但是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我和剡

溪的真正距离不是很远。如一条长

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长河

的两岸。当她顺流而下的时候，我已

经渡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

上。我在她的根源里成长，她在我的

生命里复现。

我还知道，我一直走在去剡溪的

路上。

剡溪乌托邦

毛柯柯
从东山到溪口，是在改革开放后才修上公路，通了汽

车。

过去，村民们由东山通往外界，那是非徒步而不可抵达

的。像东山到溪口，五公里的路途有两、三公里是必须爬山

的。山路或穿过稻田、水塘，或邻贴陡坡、沟壑；或途经竹

山、松林；或跨越石桥、溪流。在山路的半腰之间，有一块不

大的平地，坐落着方圆内蛮有名气的庙宇，人称玄坛殿，这

是绿荫遮盖下的人文景观。殿内凉爽清净，庄严肃穆。殿

旁有参天古松，均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即使三、两个人也很

难抱得住它，亲临的人会有一种“山涧依硗塉，竹树荫清源”

的轻松。

相传很久以前，玄坛殿一带常有猛虎出没，并伤害路

人。为此，周边的村民集资建了此庙，庙里的菩萨怒目圆

瞪，一只脚踩着虎头，一只拳高高举起。说来奇怪，自庙宇

建成以后，老虎还真的消声灭迹了。

东山到溪口的山路，应是祖辈们用双脚走出来的。我

小时候所走的趟数已无法计数，那阵子山路还青岩裸露着，

高高低低，磕磕绊绊，成为人们行进中的障碍。当然，也有

人工修缮过的路段，像平缓处则顺势铺就了鹅卵石，而陡峭

的地方，则由石匠琢刻出规矩的青石条垒砌成台阶。山路

是弯来盘去，隐隐现现的，有几处40度角左右的陡坡，长达

数百米，让人望而怯步。在曾经的岁月里，多少挑担负重的

农民，自然养成低着头，一摇三晃的攀登姿态，其中的艰辛，

可想而知。

我童年和少年的部分时光在东山度过。依稀记得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外婆带我回东山，走的是夜路，月亮在薄云

中穿行，外婆是“三寸金莲”，她一手牵着我，另一手压着膝

部，两步三喘缓慢爬行。只觉得头顶松冠迎风作响，脚下山

泉击石咆哮，内心难免紧张。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

上，外婆略等片刻说：“柯柯乖，我们走吧，走走会到，坐坐不

会到！”

艰难地走到玄坛殿，外婆先从石条拜台上拿起一只竹

罐筒，从大木桶里舀出茶水递给我说：“先喝一口润下嘴巴，

再慢慢咽下去。”茶水依然温热，带着清香的草药味。后来，

我在往返于东山、溪口时，总要在玄坛殿歇歇脚，喝罐茶，碰

巧也会看见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从山间走来，他手摇扇子，

肩担茶水，到了玄坛殿，他先把隔夜的陈茶倒掉，洗净茶桶，

再缓缓倒入新茶，这样的义务奉献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延

续的……

还记得一件事，一天我给外婆读母亲的来信，得知母亲

很快要回东山养病。虽然好久没有在母亲身边生活，都有

了陌生的感觉，但在母亲到家的前一夜，我依然兴奋得睡不

着觉，想见母亲的迫切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黎明时分，

我扛着小扁担，跟随在外婆身后，在林荫小路上穿行，心情

那个快乐啊！到达溪口的上街头，我们先买好新鲜的肉菜，

再去长途汽车站等候，天将大亮……

我看见母亲从车上走下来，她看起来很瘦，灰色外套有

点肥大，晕车的缘故，面色显得很苍白。她和外婆打了招呼

后，转身看见我瞪着大大的双眼，傻傻地站立着，便弓下腰

拉起我的一只小手，低声细语地说道：“柯柯啊，见了妈妈怎

么不吭声呢！”我还在陌生的气氛中，猛然回过神，便小声喊

了声“妈”，遂急转身，整理起母亲的行李。

我把布袋系好后，熟练地挂到扁担两头，弓腰把头钻到

扁担下，忽地起身准备迈步时，母亲急忙抓住扁担说：“放

下！放下！我自己来挑。”

外婆看着母亲说：“你长途乘车，已经疲劳了，让柯柯去

挑，让柯柯去挑，他能够挑得动的！”

我接过话题：“我每月要和外婆从溪口挑米回东山呢，

每天还要抬水，现在能挑动六、七十斤柴草呢！”然后看了一

眼行李，又说：“嘎一点点东西，我随便挑挑”。母亲听我说

完后，低头发现了我脚上的草鞋，眼圈红了起来。那年，我

刚刚十三岁……

在汽车不通东山的年代，所有物资进出，完全依靠肩挑

背扛。那时候，扁担、垛柱是每家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东

山人的扁担比较讲究，挑一百好几十斤，或者两百斤以上的

重物，扁担必须是两头翘起的，一般人根本不会使用。扁担

的用材必须是毛竹，这里面选料，制作工艺都有相当的学

问。材质硬了不行，软了也不行，既要考虑到肩膀的适应

度、舒适度，也要考虑到挑起担子走路要有范头，还能减轻

压力。用了很久的扁担，在身体汗水浸泡下，在与肌肤接触

的滋润下，竹子会变得温如玉，红如铜，使人看了很羡慕。

在东山每家人的屋里，大凡都能看到靠着墙壁的一排扁担，

有的是挑两百多斤的，有的是挑百十来斤的，有大有小，各

不相同。

东山人在溪口、新建有山林和水田。秋收以后，稻谷的

颗粒归仓全靠农民一担担挑回东山，满箩筐的稻谷每担都

有二百多斤重。经常挑担的人上山或走平路，都会展示出

优美的走姿，上山时他们的脚步踩踏稳实，一步一步登高。

箩筐以扁担头为圆心，吊挂在绳索上有节奏地摆动，绳索与

扁担头摩擦发出吱吱响声，晃动所产生的惯性把人“拉拽”

着。来到平路，挑夫的走姿会发生变化，他们仿佛走进了舞

池，耳边响起了《西班牙斗牛曲》似的，迅速走起了“快四”，

前行速度明显加快，这样美丽的移动画面，我终身难忘！

给东山带来根本性变化的是村里通了公路，想致富先

修路，改革开放后东山人自己组织劳力，先修出一条机耕路

与茶园坑的盘山公路联通。随着道路逐年加宽和延长，行

驶的车辆也由小到大，由少增多。从此，完全改变了东山人

数百年依靠肩挑、人扛、爬山路运送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

习惯。

这些年来，溪口到四明山全程通车，公路蜿蜒宽阔，行

驶畅通无阻，尤其是东山每天有了三班公交车，给村民出行

带来极大方便。以车代步改变了东山人的出行习惯，山路

逐渐变成绿苔石阶挂，枝草古道遮。然而，猛然间出现了许

多登山爱好者，这让杂草遮掩下的山路再露真容。更可喜

的是，从山脚到东山的道路，那些热爱家乡的人们，或出资，

或出力浇筑成水泥山路，缓解了人们攀爬时的难度。

东山村路之变迁，展现了古老山村百姓生活的巨变。

东山村路之变迁沈潇潇
近段时间网剧《长安十二时辰》

播出，因剧中人物何执正的原型为

人们耳熟能详的唐代大诗人贺知

章，于是有某宁波报章重提贺是否

是宁波人的话题。

这个有前因的话题其实早已解

决。前因在贺知章去世一千多年后

的清代，有鄞县人闻性善、闻性道兄

弟俩首提贺为明州人。继之，同为

鄞人的史学家全祖望提出贺的祖先

在会稽，但“秘监之生，则于甬上”，

并把贺的故居定位在其老家洞桥的

隔壁鄞江——“吾鄞城南马湖”。其

实，无论是当年的《旧唐书》《新唐

书》，还是现在的《辞海》和教科书，

以及新编《绍兴市志》都确凿记载贺

是唐越州永兴（今萧山）人。在宁波

当地，有人就批评过全祖望等人轻

信传说，“引名流以光乡里”。新编

《宁波市志》就没沿全氏之说把贺收

入人物传中。

贺知章不是宁波人，这是板上

钉钉的事。

奉化也有贺知章的传说，主要

集中在江口。据一些地方文献记

载，贺醉心于道教，于唐天宝年间在

甬山附近建招贤观祀东岳之神。我

觉得这经不起推敲。天宝三年（744
年），86岁的贺知章因病恍惚，上疏

请求告老还乡，还请以奉道家鼻祖

李耳为祖的唐玄宗度他为道士，欲

把自己在乡宅第改为道观。玄宗于

是“诏赐镜湖剡川一曲”给贺的道观

作放生池。但贺在回乡的当年就病

逝了（也有非主流的说法是卒于次

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他的旧

宅改为道观都不见得能如期完工，

他哪里还会以老残之身舍近求远来

甬山建招贤观呢？

贺知章与江口的故事继续演

绎，说贺归隐故里时，御史中丞杜胜

也辞官还乡，住在甬山麓杜家畈

村。贺受杜之邀常来甬山下剡江垂

钓。这传说是建立在贺是明州人且

返乡后隐居在“鄞城南马湖”的错误说

法之上的。但前面已经说过，贺不是

明州人，他返乡后的隐居地也不是在

马湖而是越州镜（鉴）湖。让一个 86
岁的老人从镜湖经常跋山涉水来江口

钓鱼，实在匪夷所思。还有，贺于 744
年还乡，而杜胜却是唐宝历初年（825
年）进士，在距中进士八十多年前连一

点官影子都与他无涉，哪有比贺更早

辞官还乡之理！要不，此杜胜不是彼

杜胜吧。

宁波有诸多贺知章纪念地，也就

是纪念地罢了，不能说明其他什么。

如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纪念地是月湖边

的贺秘监祠，在贺去世数百年后由敬

仰贺知章、李白等名贤的知州莫将所

建，起初祭祀的还有李白等人，难道李

白也是明州人？

后来一些明州人之所以把贺指为

明州人，并编出诸多故事、古迹，首先

是因贺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引发，一

些人狭隘地把四明等同明州，还有就

是出自“引名流以光乡里”的心理。其

实，明州是迟至738年才从越州独立出

来，此前也就是在贺80岁之前，四明山

全境都在越州之内，贺以“四明狂客”

自居也不为过。即使在明州独立设置

后，四明山也并不专属明州，还部分覆

盖越州。更何况贺也只是说自己是四

明之客，从没说过自己是明州人，就像

杜甫因曾在长安郊区少陵居住就自号

“少陵野老”而并不表明他是少陵人。

贺知章称自己是四明狂客，至多

或可推想他在 695年中进士赴京做官

之前大概做过四明游客，也不排除游

历时到过江口，以致到晚年想起此番

游历就自取“四明狂客”。四明山是道

家洞天福地，贺沉醉道学从而向往在

四明得道成仙，这符合贺的心路轨

迹。但即使由此设想他在仕途发达之

前的游历期间在江口大兴土木建招贤

观，也不合情理。

我只能这样说：贺知章和江口的

故事，只存在于所谓的传说中。仅此

而已。

贺知章与江口之我见

施林义 画


